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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与天台山

——兼论“台州阳明学”学术命题之成立
1

张宏敏

【摘 要】：王阳明本人与黄绾、应良、金克厚、潘碱等台州籍的阳明弟子，以及王畿、钱德洪、薛侃、郑善夫、

应典、陈明水等阳明学者，均与以“佛宗道源”著称的天台山关系密切。故而作为浙江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重要

学术拼图的阳明学，便有理由成为“儒佛道三教萃于一山”的天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台州阳明学”学术

命题的提出与论证，则可以为阳明学地域化的学术传播与地域化阳明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一个样本。

【关键词】：王阳明，阳明学者，天台山，台州阳明学

黄宗羲《明儒学案》以阳明心学（“一本”）为纵向主轴，着重择取、关照了明代中后期活跃于大江南北各地域的阳明后

学群体（“万殊”），诸如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泰州王门等。如果按照黄宗羲

所发明的以行政区域为单元、划分并界定地域阳明学派的致思路径，再对浙中王门学者之籍贯，按照浙东（上八府）、浙西（下

三府）的行政单元二次析分，则可圈定为绍兴王门、宁波王门、台州王门、温州王门、金华王门、衢州王门等。近十年来，笔

者主要从事明代浙东台州籍阳明学者（“台州王门”）的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主要学术发现有三：

一是从《王阳明全集》和台州诸县市的地方志文献中[1]，陆续发掘出一批台州籍的阳明学者，除去《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

案》中的黄绾（1480-1554，字宗贤，黄岩人）、王宗沐（1524-1592，字新甫，临海人）之外，尚有林元叙（1477-1525，字典

卿，临海人）、林元伦（1487-1557，字彝卿，临海人）、应良（1480-1549，字原忠，仙居人）、金克厚（生卒年待考，字宏

载，仙居人）、赵渊（1483-1537，字弘道，临海人）、叶慎（1488-1564，字允修，仙居人）、林应麒（1506-1583，字必仁，

仙居人）、石简（？-1551，字廉伯，宁海人）、钟世符（生卒年待考，字阶甫，太平人）、潘城（生卒年待考，字子良，天台

人）、李一瀚（1505-1567，字源甫，仙居人）等亲炙王阳明的弟子，以及叶良佩、黄承文、黄承德、林文相、吴国鼎、王士性

等王阳明的再传门人；二是从海内外图书馆中，查阅并发现了不少台州籍阳明学者的文献典籍，诸如黄绾的《知罪录》《石龙

集》《久庵先生文选》、叶良佩的《海峰堂前稿》《叶海峰文集》《周易义丛》、王宗沐的《敬所王先生文集》《宋元资治通

鉴》《江西大志》《漕抚奏疏》《海运详考》《南华经别编》、林应麒的《介山稿略》、潘搣的《天台胜迹录》、李一瀚的《景

山存稿》等。

三是在进行《黄绾集》《叶良佩集》《王宗沐集》《林应麒集》《李一瀚集》的文献整理与阳明学相关研究过程中，笔者

又发现：王阳明本人以及黄绾、应良、叶良佩、潘碱、王士性等台州籍阳明学者，还有薛侃、郑善夫、应典、钱德洪、王畿、

沈谧、闻人邦正、王正亿、陈明水、曾才汉等粤闽、浙中、江右的阳明学者，与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天台山文化关系密切。

进而言之，作为传统儒学重要理论形态的阳明心学，可以作为天台山“儒佛道三教”之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成为思

想史意义上天台山文化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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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三种学术发现，拙文主要围绕王阳明与黄绾等台州籍学者的结识，王阳明游学天台山未成之前后经过，黄绾、郑

善夫等阳明学者与天台山之间的学术关联进行阐述，以期论证“台州阳明学”这一地域阳明学学术命题的成立。不妥之处，敬

请大家赐教。

一、王阳明与黄绾、应良等台州籍学者的结识

先是在明朝正德五年（1510 年），已过而立之年的黄绾，因母强命而出仕，[2]并以祖荫授后军都督府都事；冬十一月，时

有“龙场悟道”经历并升任江西庐陵知县的王阳明入觐，进见正德皇帝。这就为黄绾与明代两位最著名的心学宗师——王阳明、

湛若水（1465-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在京城的结识、共学提供了机缘。

钱德洪编《阳明先生年谱》载：“先生（王阳明）入京：馆于大兴隆寺，时黄宗贤绾为后军都督府都事，因储柴墟峨请见。

先生与之语，喜曰：‘此学久绝，子何所闻？’对曰：‘虽粗有志，实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明日

引见（湛）甘泉，订与终日共学。”[3]因为共同的志业（笃志于圣人之学）追求，黄绾、王阳明、湛若水便结成道友。是年冬十

二月，吏部拟升王阳明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为了挽留阳明在京师，湛若水、黄绾恳请户部左侍郎乔宇去游说时任吏部

尚书杨一清；杨一清也通人情，擢王阳明为吏部验封司主事，让其在京师供职。如此一来，黄绾、王阳明、湛若水三人自职事

外，“稍暇，必会讲。饮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励”。

黄绾与王阳明在京师聚众会讲、切磋论道之时，还同以“圣人之学”提携后进，使得不少青年才俊加人到“阳明心学”的

队伍中来。比如在正德六年（1511 年），或许因同乡之故，黄绾介绍台州仙居籍学者应良[4]，问学于王阳明；王阳明也介绍应

良与湛若水结识，应良与王、湛之间也确立了“亦师亦友”的同志关系。湛若水《赠别应元忠吉士序》云：“辛未（正德六年），

（湛若水）因阳明得吾仙居应子者，……日夕相与论议于京邸。……应子者忠信而笃学，其于吾与阳明也，始而疑、中而信，

以固非苟信也。”[5]

因系同籍（浙江台州）之故，黄绾与应良多一起向王阳明请益。一次，黄、应、王三人就“学者成为圣人”的实践功夫从

何处下手、“儒释之辨”等议题，争鸣切磋至深夜，方才散去；翌日，王阳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乃修书《答黄宗贤应原

忠》（辛未，1511 年）继续发挥之：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

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昨论儒释之异，明道所谓

“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毕竟连‘敬以直内’亦不是”者，已说到八九分矣。
[6]

此函之中，尽管儒者王阳明“辟佛”意向明确，但在论说儒家成圣功夫论的实践路径时，仍借用了佛教禅宗神秀和尚

（606-706）“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的偈语，来告诫作为“常人”的黄绾、应良，应如何“痛

加刮磨一番”以体证“圣学”，进而走进“圣人之心”。申而言之，“去私存理”，破除“私意气习”，证悟得“仁体”，乃

是王阳明对道友黄绾、应良的殷切期望。正德六年春，在王阳明的介绍下，黄绾与时任祈州（今河北安国）太守并至京城考绩

的徐爱结识，二人一见如故，还“假馆共榻，无言不谋”[7]。

为了“真修实证”以求得圣学之“仁体”，应良在正德七年（1512 年）春即以“亲老归养”名义，返家台州，隐居读书。

据湛若水《赠别应元忠吉士序》云，应良离开京城，是同奉命出使安南国的湛若水，一路偕行：“壬申春，予奉使南行而应子

归奔，乃与倶焉。”[8]同年深秋，黄绾在任后军都事满考后，三疏乞养归，终以疾告归。黄绾《少谷子传》云：“岁在壬申（1512

年），予官后军，知未足于道，将隐故山求其志。”[9]离京之时，王阳明有《别黄宗贤归天台序》相赠：“君子之学以明其心。……

守仁幼不知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余，求诸孔子、子思、孟轲之言，而恍若有见，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贤于我，自

为童子，即知弃去举业，励志圣贤之学。……今既豁然，吾党之良，莫有及者。谢病去，不忍予别而需予言。……宗贤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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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结庐天台、雁荡之间，吾将老焉。终不使宗贤之独往也！”[10]别序之中，王阳明对黄绾的天资、材质颇为欣赏，“吾党之

良，莫有及者”之语足以说明一切。王阳明还现身说法，以自己由佛老返归儒家的修学悟道历程（历“龙场悟道”，悟“心即

理”，提“知行合一”说）为例，劝诫黄绾在学习、体悟“圣贤之学”的过程中，当扬弃程朱理学家“格致”论强调的“向外”

用工之路数，以孔子、思孟之学为指针，向自家心体用功，去欲祛习，克己立诚，藉此而明心见性。除却赠“序”文外，阳明

还赋诗《赠别黄宗贤》。[11]

不难发现，已经“悟道”而笃志“圣人之学”的王阳明，对道友黄绾（包括应良）是寄予厚望的。而从前揭赠别诗、序文

中，我们还可以得知：或许是对（正德）时政的不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王阳明亦有致仕归隐之意，“宗贤

归矣，为我结庐天台、雁荡之间，吾将老焉。终不使宗贤之独往也”云云，可资为证。[12]离京月余，南归途中的黄绾有《寄阳

明先生书》（四首之一），继续就“心学”的修证功夫路数予以讨教：“登舟月余，默验此心，惟宿根难去，时或郁郁不乐，

竟不知为何事。此道在人，诚不易得。苟非直前担当，难行能行，非忍能忍，恶可得哉！相去日远，疑将谁质？行将谁考？言

之不觉泪下。世事如此，先生归计，亦宜早决。”[13]言语之中，黄绾也同时希望王阳明能早日致仕，一道归隐读书。

承续上文，黄绾离京之时，对王阳明、湛若水二位道友是有承诺的，那就是在浙南天台、雁荡间为王、湛二公各建草亭一

处，且以其别号标之，供三人隐居终老之用。黄绾《别甘泉子序》载有三人的对话，阳明曰：“吾将与二三子启雪窦、帚西湖

以居诸。”甘泉曰：“吾其拂衡岳、拓西云行，与我三人游之。”阳明、甘泉同谓黄绾曰：“子其揭天台、掀雁荡，以候夫我

二人者。”黄绾曰：“我知终身从二子游，二子有欲，我何弗勤，且我结两草亭、各标其号以为二子有焉，何如？”[14]对此，

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有云：“（王阳明）时讲于大兴隆寺，而久庵黄公宗贤会焉。三人相欢，语合意。久庵曰：‘他日

天台、雁荡，当为二公作两草亭矣。'”[15]其实，王、湛、黄三人，最终均兑现了各自对友人的承诺，只是“天意弄人”，三人

终未能偕居终老，实为憾事！

在湛若水、应良、黄绾相继离开京师后，王阳明在正德七年十二月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下供职，并顺道返家（绍兴）

归省。是时，徐爱升任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遂与乃师阳明一道，同舟归越。[16]

二、黄绾数次诚邀王阳明至天台山游学，遗憾未能如愿

上文已论，黄绾曾承诺王阳明、湛若水在天台、雁荡间，为两人各揭草亭一处，藉讲学而终老。先前，黄绾还曾恳请王、

湛二友为时在京师游学的雁荡山人章达德（生卒年不详）归乡而撰序赠文，王阳明《送章达德归东雁序》（辛未）文提道：日

后自己会与湛若水一并到雁荡之屏霞、天柱、泉石间，寻访章达德[17]。而章达德也有接待湛、王二人来访雁荡的承诺与期待。

正德八年（1513 年）春，王阳明归省至越，即拟与徐爱同游台、荡，以寻访道友黄绾、应良、章达德。先是在三四月间，

为宗族亲友所牵绊，时刻弗能自由；五月底，阳明决意前往，时又值烈暑，阻者益众且坚，复不果；六月，王阳明与徐爱在会

稽山傍“东南林壑最胜绝处”，与数友聚讲，等候黄绾的到来，再同赴天台，亦未能如愿；等到七月，徐爱至南都兵部供职的

凭限过甚，乃翁督促，势不可复待；八月，阳明、徐爱遂从上虞入四明山，观白水，寻龙溪之源，登杖锡，至于雪窦，上千丈

岩，南望天姥、华顶[18]，若可睹焉；阳明、徐爱原本设想从宁波奉化取道至天台（台州），“适彼中多旱，山田尽龟裂，道傍

人家，彷徨望雨，意惨然不乐”，遂从宁波买舟而还越。王阳明、徐爱的第一次天台、雁荡之行遂中止不成。

此时，身在台州的黄绾苦候阳明前来而不果，遂有书信，询问其中缘由，同时还有“明春之期”，即希望阳明在明年（正

德九年）之春再来游学。随后，王阳明复函《与黄宗贤书》（壬申[癸酉]）[19]，一方面，对未能履行约定而前往台、雁一事的

前后经过，进行了解释，并表达了歉意；另一方面，王阳明对往昔在京师与黄绾共学之情景，历历在目，期望继续与黄绾（包

括应良）保持联系，一道笃志于圣人之学。

在《与黄宗贤书》中，王阳明还提道，此番赴约前往台州的“相从诸友亦微有所得，然无大发明。其最所歉然，宗贤（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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绾）不同兹行耳！……闻彼中山水颇佳胜，事亦闲散。宗贤有惜阴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后矣。”[20]由此，我们还可以提炼出

王阳明在传播心学过程中，所提倡的“寓教于游”（抑或说是“情景教学”）的教化理念；易言之，王阳明的教育实践活动往

往是与门生偕游自然山水相结合。对于此次游学会稽、四明、白水、龙溪源、杖锡、雪窦、千丈岩的系列活动，钱德洪总结道：

“盖先生（王阳明）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间也。”
[21]

就是说，王阳明善于在观赏山水间，点拨门生，从而诱发他们对圣

人之学、之道的向往与体证。申而言之，王阳明此番前往台、荡的真实意图，不在于游玩天台、雁荡间的秀山清水，而在于点

拨黄绾、应良等归隐读书的道友。

对于上引王阳明《与黄宗贤书》（壬申[癸酉]）所云，在会稽山与徐爱数友期候黄绾、而黄绾“不至”的原因，可能是因

为黄绾受夏天酷暑的侵袭而病倒，兹有黄绾诗作《病中习辟榖寄阳明甘泉》“伏疴久未愈”云云为证。[22]同年（正德八年）十

月，王阳明至滌阳（今安徽贵池县），督马政。是年底，王阳明有书函《与黄宗贤》（癸酉）
[23]
，相告滁阳讲学近况：“日与

门人遨游琅琊、壤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与此同时，“旧学之士皆日

来臻”，故而希望身在台州的黄绾，能够脱身前来，于“登游山水间”而共学论道。当时，许多读书人追侍阳明左右，与他“寓

教于游”、讲学布道时，所营造的自由、轻松、活泼的气氛有关。

而为了兑现先前对王阳明、湛若水二友共学天台、雁荡的承诺，正德九年（1514 年）左右，黄绾在黄岩紫霄山中构建草庵，

并在灵岩为王、湛各建一亭，起名曰“阳明公亭”、“甘泉公亭”，合称“二公亭”[24]。黄绾还赋诗《紫霄怀阳明甘泉》敬候

王、湛的来访：“我庵新构紫霄间，万壑松烟翠自环。却忆曾盟骑鹤侣，两京寥落几时还。草庵初与两亭完，二妙高明落此山。

怪我蒲团终日望，天涯人远掩松关。”[25]同时，黄绾有《寄阳明先生书》（四首之二）告知此事：“近于山中构一庵，更结二

亭，各标尊号，以俟二君子共之。偶成小诗数首，敢录请教。”[26]

正德十年（1515 年）春，黄绾再有书函与时在南都鸿胪寺任职的王阳明，劝说他早日归隐，来游台、荡，以再续昔日京师

论道之前缘。王阳明复函《与黄宗贤书》（癸酉[乙亥]）[27]，此函之中，王阳明对自己在南都的近况予以相告，同时告知黄绾：

湛若水因丁母忧，近期肯定无法赴约而前往台、荡。同时，阳明还告以徐爱等昔日京师学友之动向，并有等时机成熟，再次与

徐爱一道游学台、荡的设想：“曰仁（徐爱）又公差未还；宗贤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报，益使人神魂飞越，若不能一日

留此也，如何如何！……曰仁人夏当道越中来此，其时得与共载，何乐如之！”[28]

为了达成黄绾在天台接待友人来访的期许，王阳明于是年（1515 年）八月上《乞养病疏》[29]，不允。是年，王阳明在南都

之时，台州临海林典卿（林元叙）、林彝卿（林元伦）兄弟同问学于阳明。林氏兄弟归省，临行之前，与业师道别，阳明有《赠

林典卿归省序》（乙亥）[30]，特别叮嘱：林氏兄弟在返乡之后，要以“立诚”之言劝勉尚正讲学于台、荡间的道友——黄绾、

应良。

行文至此，我们初步总结一下王阳明本人、台州籍阳明门人与天台山之间的关联：在正德八年至十年间，尽管有黄绾、应

良、章达德、林典卿、林彝卿在浙南天台、雁荡间隐居读书，以证斯“道”，王阳明前后两次决定亲赴天台，与道友门生相聚，

个中原因，主要是家事牵绊，政务繁忙，致使阳明的天台之行未遂。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并不妨碍阳明心学在天台山一带的

传播（可称之为“阳明学地域化”），以及地域化阳明学的学术命题——“台州阳明学”的成立。这是因为：正德十一年至十

六年（1516-1521 年），王阳明受命至南赣汀漳平乱剿匪，随后“经宸濠、忠泰之变”，“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良知”之说，

正式揭“致良知”之教；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归省至越（绍兴），黄绾又前往越中，在服膺“良知”之教后，正式向阳明先生

行弟子礼。与此同时，金克厚、赵渊、叶慎、潘碱、李一瀚等台州籍学者亦前往绍兴，听闻并受教“致良知”学说。还有，在

嘉靖七年（1528 年）阳明先生病逝之后，为照料阳明先生的哲嗣王正亿，黄绾携其至台州抚养；而阳明的诸多门生，像王畿、

钱德洪、薛侃、陈明水、闻人邦正等，纷纷前来台州探视正亿，“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天台山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游学论道

之场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阳明良知心学在台州的传播。

三、阳明学者与天台山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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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黄绾、应良、叶良佩、潘城等台州籍阳明学者，还有薛侃、郑善夫、钱德洪、王畿、沈谧、闻人邦正、王正

亿、陈明水等粤闽、江右、浙中的阳明学者，都曾寻访、游学至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而著称的天台山。在天台山诸胜景

之中，他们赋诗对饮、切磋问道，这何尝又不是对王阳明生前所极力提倡的“寓教于游”的教化之道的生动实践。而王阳明未

能游学、布道天台的遗憾，最终也由其弟子、后学所弥补。

（一）黄绾、应良、应典、郑善夫论学于天台山

先是在正德七年春，应良、湛若水离京南下，路经江苏浒墅关，与郑善夫（1485—1523，字继之，号少谷，福建闽县人）

结交[31]，并言及尚在京师讲学的黄绾、王阳明等友朋。同年暮秋，托疾请辞都事的黄绾，乘舟南归过浒墅关，即与郑善夫相识。

黄绾《少谷子传》有云：“少谷子为户部主事，督税吴江之浒墅。予过而遇之，握手与予语，竟日而别，别犹眷恋，曰：‘吾

亦自此遯矣，子不我弃，其将访子于天台、雁荡间乎！’”[32]郑善夫许诺黄绾，日后致仕，定至天台、雁荡间寻访道友。

正德十一年（1516 年），家居的黄绾与新任台州太守顾璘（1476-1545，字华玉，号东桥，江苏长洲人）结识[33]。顾璘任台

州太守期月之时，郑善夫有《与顾华玉书》，云：“黄石龙（黄绾），邦之贤者。其道未尽信者，乡闾之间贵耳贱目矣，奖进

之责，实在君子。”
[34]
故而可以推断，黄绾与顾璘的结交与郑善夫有关。这也为郑善夫在正德十二年（1517 年）冬至台州寻访

黄绾、应良、顾璘等好友提供了机缘。郑善夫在大雪決旬中来访黄绾，“相与论圣人之学，以及天地万物之奥极于无穷”[35]。

仙居应良、永康应典（生卒年待考，字天彝，号石门，浙江永康人）得知郑善夫来访，亦前来会合。岁末，黄绾、应良、郑善

夫、应典在大雪中寻访台州郡守顾璘，顾璘闻晓好友来访，盛情款待，有五言律诗《雪中郑少谷黄石龙过郡》为证[36]。嗣后，

众人又同游天台，郑善夫赋诗《岁暮寻天台山水》：“桃源未可极，天台烟雾深。行歌白云调，坐见赤霞心。草次千峰会，鸿

濛万壑阴。藏身一大事，聊观世人眼。”[37]翌年（1518 年）春，郑善夫离去台州之时，与黄绾曰：“吾为父母赠典未获，有此

行，行当不远，再访子于兹山，以共老焉。”
[38]
这就是郑善夫在《少谷集》之中所称的“北山之约”，即相约三年后再访黄绾

于天台。关于郑善夫此次天台之行的收获，其《会城中诸友》有“与黄宗贤、应元忠参究圣学又是一大痛快”云云[39]。

正德十五年（1520 年）秋，郑善夫履行昔日“北山之约”，即三年后再来访黄绾、应良于天台。值应典亦访黄绾，遂一道

偕游雁荡、天台。黄绾《少谷子传》：“既而告归，果再来山中，又同人雁荡，登天台，卧龙湫、华顶之间，粮绝肴尽，则掇

山花、乞僧糜以食，各旬月而去。”[40]黄绾、应良、郑善夫一道的天台之行，在共学论道的同时，偕游了国清寺、华顶、石梁

等天台胜景。黄绾有七绝《观石梁》：“天台四万八千丈，足蹑飞霞五百年。秋日天风散冥霭，银河照眼石桥悬。”[41]《登华

顶》：“昔年曾读中峰语，今日来寻华顶行。俯视云烟空界里，丹霞映壑日冥冥。”[42]出山之时，黄绾赋诗《天台山赠应郑二

子》：“二子生平湖海客，风云岁晚共徘徊。紫阁丹台正待尔，樵歌莫作剑歌哀。”[43]郑善夫则有《天台杂诗》：“一夜雨声

吹不断，国清寺前溪水鸣。欲过天台拾瑶草，秋风无限石梁情。”
[44]

前文言及：王阳明在江西战事了结后，于正德十六年秋归越（绍兴）省亲。得知王阳明归越讯息，嘉靖元年（1522 年）秋，

黄绾启程至越中寻访之，路经天台，因忆及去年秋与郑善夫偕游天台时，郑善夫吟唱有《懒椿诗》，黄绾乃赋《天台道中诵少

谷懒椿诗因忆之》[45]。至绍兴，黄绾向王阳明请益，阳明即授以“致良知”之教，黄绾闻后，大为叹服，遂执贽称门弟子。黄

宗羲《明儒学案•黄绾传》载：“阳明归越，先生（黄绾）过之，闻‘致良知’之教，曰：‘简易直截，圣学无疑，先生真吾师

也，尚可自处于友乎！’乃称门弟子。”[46]黄绾此次在越停留月余，侍从阳明先生宣讲“致良知”之教。

嘉靖二年（1523 年），隐居蛰伏十年之久的黄绾在御史朱节（1475-1523，字守中，号白浦，浙江山阴人，阳明门人）的举

荐下，“再次出山”，出任南京都察院经历。奔赴南都，途经天台山，黄绾坐唐代高道司马承祯昔日所留“悔石”，赋七言绝

句《坐悔石》（有引）：“唐司马承祯应聘出山，憩此而悔，遂得名。千古清风白云子，出山知悔亦依违。我来倚仗寒烟暮，

翠壑丹厓几涕挥。”[47]此外，黄绾在正德十一年左右曾携客登天台，并留有七言律诗《登天台》、《桃源洞》等。[48]

（二）潘碱、金克厚、石间、叶良佩等在天台山留下的文化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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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黄绾、应良、林典卿等先后师从阳明先生，参悟心学、服膺“良知”之教，再加上王阳明的学问事功在正德、

嘉靖年间确实首屈一指，故而不少台州籍的青年才俊，诸如潘城、金克厚、叶慎、李一瀚、赵渊等纷纷前往越中，寻访并师从

阳明先生。而潘碱等人正是土生土长的台州人，自然时常以登游天台，吟诗其中为乐。

天台学者潘碱早年至越地游学，师从阳明，与邹守益、王畿、钱德洪等阳明高足，一起讲明良知心学。嗣后，隐居不仕，

以畅游天台诸胜景为乐，有诗句“石梁华顶峰头酒，桐柏桃源涧底诗”为证；还裒辑历代学者吟咏天台诗篇，辑编成《天台胜

迹录》，其中收录有潘碱本人的诗作《石桥路》[49]、《天封》[50]、《天封宿雪》[51]、《华顶》[52]、《华顶和韵》[53]、《华顶雪

霁》[54]、《八月十三夜宿护国寺》[55]等数十首。作为阳明学者，潘碱的《天台胜迹录》收录的阳明学者诸如黄绾、郑善夫、王

畿、钱德洪、叶良佩等讴歌天台胜景的诗篇居多，达三十余首。

仙居学者金克厚早年困于科举，闻王阳明讲学于越中而往事之，“笃信力行，若水趋壑”[56]。嘉靖元年，王阳明父王华病

卒，门人弟子经办丧事，因才分任，金克厚得监厨之职。《阳明先生年谱》载：“（嘉靖元年）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

十七，疾且革。……（王阳明）门人子弟纪丧，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谨恪，使监厨。克厚出纳品物惟谨，有不慎者追还之，

内外井井。……是年克厚与（钱德）洪同贡于乡，连举进士，谓洪曰：‘吾学得司厨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谓学必

操事而后实，诚至教也。'”
[57]
某年春，金克厚偕友人游览桐柏宫、石梁等天台道教胜迹，有诗作《游天台山》（三首）：“夜

宿清溪览桐柏，又从桐柏上琼台。仙人跨鹤归何处？岩下碧桃空自开。去年东去寿山房，清梦萧然到石梁。今日春风舒眼病，

昙华亭外雨花香。踏破烟霞千万重，石梁桥上笑春风。桃花瀑布年年在，应有仙人在眼中。”[58]

关于石简师从王阳明的经过，叶良佩《答钱绪山王龙溪论学书》[59]称，嘉靖六年（1527 年）秋，石简在杭州候迎王阳明，

并执弟子礼以师从之；而叶良佩因故先行离杭，未能亲炙阳明。在阳明殁后，石简曾托人转赠自己收藏的王阳明的著作《抚夷

节略》《居夷录》与叶良佩；叶良佩读后，“惨然不能终卷”
[60]

，并对阳明心学深信不疑。石简曾欣赏天台石桥“石梁飞瀑”

之胜景，赋诗《石桥》：“爱尔真奇绝，神游今几春。飞虬横碧落，奔汉断红尘。古往千年恨，霞栖百虑嗔。中天才尺五，何

处问通津。”[61]叶良佩任职南都之时，与黄绾交好，对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说有参究；叶良佩亦向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请

教“致良知”之教，部守益有《简叶旗峰秋卿》，对乃师“良知”之论予以阐释[62]。而叶良佩曾多次登临天台山，留有大量的

诗赋、游记，诸如《游天台山记》[63]，《游天台国清寺》、《石桥》、《万年寺》《桃源》《天封寺》《华顶峰》《寒明路》

《桐柏观次蔡中甫韵》等[64]。

黄绾的哲嗣黄承文、黄承德作为阳明学者，也曾登临天台山，寻访胜迹，潘碱的《天台胜迹录》就存录有黄承文的诗作《天

台道上》（二首）[65]，黄承德的《石桥》[66]。林文相作为黄绾的高足，曾陪同潘碱畅游天台山，有诗作《同潘梅壑征君游国清》，

潘城还次韵和之；
[67]
林文相还有《至石桥》

[68]
、《寓万年寺》

[69]
等诗篇。仙居林应麒幼年颖悟，乡前辈、阳明门人应良钟爱之，

“尝为弟二女择婿，一以妻李一瀚，一以妻（林）应麒”[70]。在应良举荐下，林应麒“少登王守仁之门”，“讲明绝学而所造

益精”；又因应良而拜谒过邹守益，一生笃守阳明心学，终身推服之。林应麒亦有登临天台、夜宿华顶的经历，留有诗篇《宿

华顶》：“一万八千丈，悠然海岳迥。不登华顶上，犹是失天台。太白读书堂，东有望海石。石上未三更，已见海底赤。”[71]

此外，临海学者王宗沐师承江右王门学者欧阳德，系王阳明再传门人，其族侄王士性（1547-1598）受王宗沐影响，既是一

位人文地理学家，也是一位阳明学者，曾至杭州天真书院游学，并向王畿等资深阳明学者请益。王士性更是钟爱天台山，其《五

岳游草》卷四《人天台山志》，详细介绍了他从多支路径上天台华顶的经过，并勾画出一幅绝妙的天台山立体蓝图[72]；在桃源、

华顶、石梁等天台胜景处，还留下了大量的诗歌[73]。

（三）王畿、薛侃、沈谧、钱德洪、陈明水等因寻访黄绾、王正亿而登临天台山

上文提道，王阳明捐馆之后，其年幼的哲嗣王正亿由黄绾携之台州抚养。而王阳明生前的诸多门生，像王畿、钱德洪、薛

侃、陈明水、闻人邦正等纷纷前来台州探视先师的哲嗣，天台山自然也就成为他们游学论道之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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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心学在天台、雁荡间的传播。

嘉靖十六年（1537 年），王畿“因病归里”
[74]
，是年秋冬之交，与薛侃、郑邦瑞、王正宪（王阳明继子）一行，前来台、

荡间寻访黄绾、王正亿。湛若水在《答王汝中兵曹》、《答薛尚谦》书中，言及王畿、薛侃在是年（嘉靖十六年）有“天台、

雁荡之游，此心飘然，欲往与之俱而不可得也”[75]。薛侃在天台山万年寺留有诗篇《寓万年漫兴》（亦作《题万年寺》）：“人

间何处是天台，柱杖穿云却复回。一卧山房尘梦醒，远空孤鹤下琼台。我亦当年行脚仙，石梁华顶了心缘。桃花开落空流水，

翠壁苍厓自岁年。”[76]

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秋，王畿再次偕阳明学人沈谧（1501-1553，字靖夫，嘉兴人）、杨珂（1502-1572，字汝鸣，余

姚人）来访台州，黄绾遣婿正亿前去天台迎接，王畿、沈谧、杨珂、王正亿等遂偕登天台，王畿有诗作《再游天台山次少谷韵》：

“雨里云霞显不飞，碧桃零落洞门稀。刘郎已去无消息，应有王乔采药归。曾跨飞虹瞰石漱，重来孤兴未全消。寥天落木千峰

净，尘世无劳梦铁桥。”[77]而王正亿亦有《赤城招仙赋》之作：“发兴绕天涯，赤城千丈霞。登临秋日霁，吟咏晚风斜。树密

遮虚洞，山寒集暮鸦。桃源还浪迹，此地拟为家。”[78]王畿一行在天台山万年寺住宿，并有《寓万年山房联句》，王畿的诗联

为“浮踪投野寺，远思结云丘”；沈谧的是：“天姥频年梦，霞城此日游”；杨珂的作：“石溜含风晚，岩花带雨秋”。[79]翌

日清晨离去万年寺，杨珂又赋诗《发晓万年》。
[80]

嗣后，王畿、杨珂、沈谧等到黄岩，黄绾、曾才汉（时任太平县令，阳明学

者）、叶良佩、王正亿、石简等又陪王畿一行同游雁山；黄绾因追忆三十年前（正德十五年，1520 年）与郑善夫、应良、赵渊

同游往事，此时郑、应、赵已作古，故而感怀，有七言律诗三首以抒发感叹。[81]王畿离开雁荡，拟同石简一道前往临海桐岩，

黄绾、叶良佩有诗歌相赠，叶良佩诗作题名系《奉陪久翁送石玉溪王龙溪至桐岩作》[82]。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春，江右王门学者陈九川入越，省先师（王阳明）之墓，并人台州寻访王正亿、黄绾。陈九川《简

湛甘泉先生》云：“丙午初春，即人越，省先师之墓及其家。乃人台，问其子仲时，因拜久庵，遂穷石梁、雁荡之胜，至秋而

还。”[83]同年夏，黄绾与婿王正亿接待了陈九川一行的造访，并陪同他游览台、雁等名山大川。陈九川在畅游天台胜景“石梁

飞瀑”后，有诗歌《发石梁》：“晓起初阳照石床，虹桥飞瀑送韶音。云深仍失归时路，不似刘郎业障深。”[84]

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钱德洪至台州拜访黄绾、王正亿，曾有天台之游，并护送正亿人胄监（南雍读书）[85]。嘉靖四

十三年（1564 年），钱德洪应王宗沐之邀，再游天台，并与王宗沐、潘城等台州籍阳明学者在赤城（今天台县）举行会讲[86]，

论辩“良知心学”。在偕游天台山时，钱德洪因年事已高，养病于万年寺，留下诗作《卧病万年寺》：“病夫高卧得天台，落

木云深是再来。三十峰头借禅扇，月明飞锡下琼台。一人天台便是仙，可怜尘世苦残缘。三更月出梦初觉，真与人间隔几年。”
[87]

浙中王门学者柴凤亦游学至天台山，登华顶、过石梁，留有道教题材的诗作《石桥》：“天台华顶势如飞，路绝层霄人迹

稀。真诀百年应自悟，何须采药竟忘归。危崖老树覆灵湫，飞瀑千年雪未消。我自清风生两足，轻轻飞度石梁桥。”[88]此外，

余姚阳明学者闻人邦正至天台游学，参访国清寺时，即景抒情，有诗作《国清寺》：“郭北青山十里遥，珠林栋宇旧岧蛲。清

尊吸尽昙华老，翠壁穷跻贝叶飘。喜对云堂酬夙赏，细模碑藓认前朝。松涛万丈仙源溢，银汉何年驾铁桥。”[89]

明清之际的阳明学者黄宗羲著《明儒学案》，着重构建了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的学术传承谱系。其实，黄宗羲本人亦曾光顾

天台山，并撰《台雁笔记》，[90]其中有天台石梁、司马悔山、华顶杖、桐柏观的相关记载。正是因为作为儒学重要理论形态的

阳明学，与天台山之间存在并发生的诸多关联，我们有理由判定：素以“佛宗道源”著称的天台山，不仅是佛、道名山，还是

儒学名山，真可谓“儒佛道三教文化，并萃于天台一山”。[91]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不仅王阳明本人，乃至黄绾、应良、金克厚、叶良佩等台州籍阳明学者，还包括应典、

薛侃、郑善夫、钱德洪、王畿、陈明水等众多的浙中、粤闽、江右的阳明学者，均与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的天台山文化关

系甚为密切，作为浙江乃至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版块的阳明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天台山文化研究一个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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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开展“台州阳明学”的文献整理与专案研究，则是一件有意义的学术事情！

注 释：

[1]笔者所检录的台州诸县市方志文献有：《民国台州府志》、《万历黄岩县志》、《同治黄岩县志》、《嘉靖太平县志》、

《嘉庆太平县志》、《光绪仙居县志》、《康熙临海县志》、《康熙天台县志》、《光绪宁海县志》等。

[2][7][9][13][14][22][24][25][26][32][35][38][40][41][42][43][45][47]黄培：《石龙集》，台湾“国家”图书馆藏

明嘉靖年间刻本，卷十四上第 12 页、卷二十七第 6 页、卷二十二第 13 页、卷十七第 11～12 页、卷十一第 4〜5 页、卷二第 5

页、卷十七第 15页、卷七第 2页、卷十七第 12页、卷二十二第 13页、卷二十二第 13～14 页、卷二十二第14页、卷二十二第

14～15页、卷七第 5页、卷七第 5页、卷七第 5页、卷七第 6页、卷七第 7页。

[3][6][10][11][15][16][17][20][21][23][28][29][30][57]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吴光、钱明、董平、

姚延福编校，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1237、158、248～249、762、1410、1241、919、162、1242、163、163～164、311

～312、250〜251、1293～1294 页。

[4]关于应良的生平学行及其与阳明学的关联，可参阅李青云《浙中王门学者应良论考》文，《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5 年第 4期。

[5][8]转引自王棻《台学统》卷四十三《性理》三十一，民国七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第 4页。

[12]对于正德七年，王阳明离开京师之原因，任文利有《〈式古堂书画汇考〉王阳明佚书四札：附考论》文，载中华孔子

学会主办《中国儒学》第 3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0～226 页。其中对正德年间王阳明在京师的出处进退之

心迹进行了考论，并提道：正德六、七年间王阳明诸讲友黄绾、方献夫、湛若水纷纷离开京师，而王阳明亦离京的原因有三：

君上昏庸、佞幸结党、大臣攀附；对于这种情况，非士人君子所能为，当此之时，可为之事即“退而修省其德”。据此，亦可

推知黄绾、应良离开京师之真实缘由。

[18]李白有诗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倾情歌

颂天姥山的不凡气势与天台山的壮丽雄姿。

[19]《王文成全书》（《王阳明全集》）中称此书信为《与黄宗贤二》，并标识成文年代为“壬申”即 1512 年；而据文献

记载：1512 年冬黄绾已引疾告归，王阳明随后亦离京南下；再根据此书所记时间（五月、烈暑）、地点（天台、雁荡、上虞、

四明、白水、龙溪、杖锡、雪窦、千丈岩等），完全可以推知王阳明《与黄宗贤二》成文年代非“壬申”，当系为“癸酉”即

1513 年为正。又据《阳明先生年谱》相关记载，成文时间可判定为九、十月间，时王阳明尚未越中。

[27]《王文成全书》（《王阳明全集》）系此函成文于“癸酉”，即1514年，显系误记。根据王阳明在此函所书“甘泉丁

乃堂夫人忧，近有书来索铭，不久且还增城”云云，而湛母病逝于正德十年（1515 年）正月。据此，可以推定王阳明此函成文

于“乙亥”即 1515年。

[31]拙著《黄绾生平学术编年》，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5页注[5]。

[33]据《台州府志》记栽，顾璘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任台州知府。见喻长霖等纂修：《民

国台州府志》卷十《职官表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专辑 44》，上海书店 1993 年版，第 144 页。先前，顾璘已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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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结识，但是顾璘并不大认同阳明的“良知心学”，二人为此有过论辩，《传习录》中就有王阳明《答顾东桥书》，言及“拔

本塞源”之论。其实，顾璘可称之为阳明心学的“同情者”与“诤友”。

[34][39]郑善夫：《少谷集》卷十、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顾璘：《顾华玉集•息园存稿诗》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49][50][51][52][53][54][55][58][61][65][66][67][68][69][77][78][79][80][84][87][88][89]转引自潘碱《天

台胜迹录》，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23、67、71、72、76、79、82、191、20～21、106、27、114、52、121、138、25、

60、139、141、121、137、106、45～46 页。

[44]转引自李德耀《康熙天台县志》卷十四《诗》，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第 48页。

[46][90]《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尚书黄久庵先生绾》，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浙

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 7册第318 页、第 11册第 497〜510 页。

[48][81]黄绾：《久庵先生文选》卷三，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年间刻本，第 2、9页。

[56][70]喻长霖等纂修：《民国台州府志》卷一〇五《人物传·金克厚传》，上海游民习勤所 1936 年承印本，第4、4页。

[59][60]叶良佩：《海峰堂前稿》卷十六，日本内阁文库藏嘉靖年间刻本，第 7、8页。

[62]邹守益：《邹守益集》，凤凰出版社 2007年版，第 574 页。

[63][64][82]叶良佩：《叶良佩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74～278、186～188、196页。

[71]林应麒：《介山稿略》卷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年《仙居丛书》影印本，第 6页。

[72][73]王士性：《王士性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 80～85、163～167 页。

[74]彭国翔：《王陇溪先生年谱》：“嘉靖十六年，龙溪因病归里，与薛侃聚学杭州天真精舍。”载氏著《良知学的展开：

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531 页。

[75]湛若水：《泉翁大全卷》十《答王汝中兵曹》、《答薛尚谦名侃》，台湾“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数据库本。

[76]薛侃：《薛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版，第 373 页。

[83]陈九川：《明水陈先生文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 39～40 页。

[85]钱明：《浙中王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97 页。

[86]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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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015 年 5 月，“天台山文化当代价值研讨会”在天台山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多名学者与会，就天台山儒、佛、

道三教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学术研讨。笔者在小组发言中，就宋代程朱理学、叶适永嘉学派，明代阳心学再台州（以天台

山为中心）的传播情况进行了报告，并提出了台州地域儒学的两个学术命题——“台州朱子学”与“台州阳明学”，得到了与

会儒学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张立文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张新民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

院）黄玉顺教授的认可。


